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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葛 小 寒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95)

摘 要:明代的农书观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通过对明人文集中的“一般性观察”,会发现农

书有着“经世”“技术”“归隐”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二,通过对明代公私书目中的“分类性观察”,则可揭示明人的

农书认识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异;第三,通过对明代农书中的“专门性观察”,便能指出明代的农书

观在“农桑”与“农艺”之外,还将“农政”纳入其中。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发现,明代的农书具有日用技

术性、士人休闲性与事功教化性三大特点。

关键词:明代;农书;观念史;徐光启;《农政全书》;经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7)05-0162-09

关于明代农书的研究,学界已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①。但是,尚未有学者从“观念史”角度考

察明代农书,而惠富平发现:“由于审视角度之不同,人们对农书的称谓不尽一致。考察这些称谓形

成的历史,似乎早期多称农家书,中期称农事书,晚近称古农学书,反映出对农书认识的逐渐深

化。”[1]这一点提醒我们,当前学者们所探讨的明代农书,未必与明人观念里的“农书”相一致。因

此,考察农书的“观念史”,不仅可以揭示明人对农学知识的认定与否,而且可以检讨当前对于农书

定义的问题。例如王毓瑚先生以为农书当“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技术直接有关的

知识的著作为限”[2],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编纂《中国农业古籍目录》时,则把农书的定义扩大

为“凡记述中国人民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知识理论、生产技术经验、农业经营管理及对

农业文献的考证校注等方面典籍”[3]。笔者以为,搜集前人的农书确应将农书范围放宽一点,但是

这种“放宽”并不能够代替对于某一历史阶段农书观的考察,否则便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其次,近
人对于“农书”概念的探讨往往受到现代农学分类的影响,这就会造成以“西方”概念解构中国自有

知识的情况[4],而实际上,古代的农学范畴远比今人理解的要宽泛[5]。那么,如何回到明人的语境

去探讨“农书”呢? 笔者打算从三个角度进行尝试:普通士人在文集中的“一般性观察”,书目作者在

古典目录中的“分类性观察”,以及农书作者在其撰著中的“专门性观察”。

一、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葛兆光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思路对于农书的研究也有所裨益[6]。因为目前

① 从宏观来看,游修龄、闵宗殿、曾雄生等人的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乃至清代)农书的数量、作者的分布与这些农书中所蕴含

的农学知识,相关研究参见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41-249页;闵宗殿,李三谋:《明清农书概述》,

《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第89-94页;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1-458页。从微观来看,

《农政全书》、《农说》、《救荒本草》等“经典”农书的研究也进入到了较为深入的层次,由于本文并不涉及具体农书的研究,因此不再赘述

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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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农书的认定与分类基本均是以农书本身为准,但是在明代一般士人眼中,“农书”又是一种怎

样的存在恐怕才是当时颇为主流的农书观。为了探讨这种“一般的农书观”,我们不妨借助大型古

籍数据库来进行“e-考据”①,而当前最为全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非“中国基本古籍库”莫属②。因

此,笔者利用该库全文检索了明代诸种文献中出现“农书”二字的情况,一共有345条记录,但是在

这些记录中,大部分都是特指某一种书籍,而非作为概念而泛言的“农书”,例如陈子龙在《上张玉笥

中丞》一文中提到“徐相国农书缮录呈览,治水明农,同源共贯”[7],这里乃是特指徐光启的《农政全

书》。又如很多“农书”条皆与“神”或“劝”字相连,构成“神农书”与“劝农书”,这也不是作为概念的

“农书”。此外,还有一些文集出现重复著录或著录了某些前人诗文的现象,这些也应该删除。如此

一来,能够代表明代“一般的农书观”的条目大约有56条。考察这些文集中的“农书”内涵,大体可

分为三个类型,笔者每一类型略举例若干制成下表。
表1 “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所检“农书”举例表

模式 原文 资料来源

一

间取农书水利及古人已试陈迹,略一讲求,
颇得大意。

(明)左光斗撰:《左忠毅公集》卷二《足饷无过屯田疏》,
《续修四库全书》第1370册,上海:上海 古 籍 出 版 社,
2002年,第559页。

江南倭害众为鱼,耕种相妨百室虚;君比谢

安闲将略,我非李泌上农书。

(明)李开先撰:《李中麓闲居集》卷四《谢谢少溪惠鱼次

谷少岱韵五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济
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0页。

二

昨检农书卜有年,相逢父老各欣然;秋来欲

酿松花酒,先问溪南种秫田。
(明)屠隆撰:《栖真馆集》卷九《明农》,《续修四库全书》
第13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莴苣宜生啖,蔓菁可熟菹;从今添菜谱,自合

订农书。

(明)刘嵩撰:《槎翁诗集》卷七《东园课瓜菜十绝》,《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483页。

竹径瓜畦带荜门,风烟草树自成村;闲中未

必无功课,为写农书教子孙。
(明)严怡撰:《严石溪诗稿》卷一《题半村卷》,《四库禁毁

书丛刊》第10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三

山人学稼筑郊居,已与人间万事疏;走狗飞

鹰伸手倦,独临残照看农书。

(明)顾璘撰:《山中集》卷四《题徐禹量画上》,《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第12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220页。

十年海上习农书,为傍青山结草庐;漫拟王

符成小隐,还同潘岳赋闲居。

(明)张时彻撰:《芝园集》卷十六《宿茂屿庄课种花木二

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济南:齐鲁书

社,1997年,第21页。

闭门长阅旧农书,乐与山间草木俱;自诧犁

锄培植惯,况当雨露发生余。
(明)谢迁撰:《归田录》卷七《寄和李西涯》,《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125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页。

兴来时画一幅烟雨耕图,静来时著一部冰霜

菊谱,闲来时撰一卷水旱农书。
(明)王磐撰:《王西楼先生乐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1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8页。

  首先来看模式一,这一模式下的诗文都透露着“经世”的内涵。左光斗在其奏疏中提到“农书”
的原因,乃是为了解决“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无其人”的问题,通过讲求“农
书”达到“屯田西北”,由此可以“足饷足兵”[8]。另一方面,李开先所引“李泌上农书”的典故,也在另

一篇具有“经世”关怀的诗文中出现。郑真在其《荥阳外史集》中收录了他谪居边地的友人“孟教授”

①

②

“e-考据”乃是台湾学者黄一农提出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网络电子数据库进行考据活动,有关这种方法的运用,具体可

参考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北京:中华书局,

2015年。另,笔者如下的讨论乃是受到梁仁志最近关于“弃儒就贾”问题研究的启发,相关论文可参考梁仁志:《“弃儒就贾”本义考———

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63-180页。

根据爱如生官网上的介绍,“(中国基本古籍库)总计收书10000种、17万卷;版本12500个、20万卷;全文17亿字、影像1

200万页,数据总量350G。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期内容总量相当于3部《四库全书》。不但是全球目前最大的中文古

籍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汇总。”参见http://www.er07.com/home/pro_3.html。



所写的一首诗,诗中“孟教授”虽然感慨自己在边关谪居的痛苦,但还是心念朝廷,仍在末尾写下“欲
写农书进,难凭尺素笺。”[9]这里的“农书”并不是实指某一种农书,也不是说“孟教授”与上表所列

“李开先”真的要写一部“农书”,而是暗示自己愿意(或不愿意)作李泌那样的臣子,史载他进“农书”

的目的是为了“以示务本”[10]。因此,在引用“李泌上农书”之时,“农书”亦是与“经世”牢牢联系在

一起的。不过,除了这三条以外,笔者未见明人诗文集中有如此使用“农书”的情况,因此,或可认为

“农书”与“经世”这种联系的感知并非广泛存在于明人的观念世界。

模式二中的“农书”则较为单纯的指向农业生产技术。如该模式下的第一条诗文,乃是表达农

书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指导性意义,这体现在农书具有“占岁”的预测功能。这种对于农书的认

识广泛存在于明人的诗文中,屠隆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父老农书占有年”[11],朱长春则有诗云:
“夜发农书占岁事”[12],等等。当然,农书除了“占岁”之外,还包含着其他方面的知识,上表模式二

第二条诗文揭示了明人将有关“莴苣”“蔓菁”等蔬菜方面的知识也算作农书的内容,除此之外,耕桑

稼圃之事自然也是农书应有之义,田艺蘅的诗正表达了这一点:“渐知学稼非容易,借得农书手自

抄”[13],而黄省曾的诗将“蚕桑”也纳入农书之内:“少小爱桑麻,农书凡几家”[14]。以上可见,在部分

明人诗文中“农书”只是帮助农业生产与记录农学知识的工具而已。同时在传统社会,农业乃是根

本性的产业,对于农书的推崇恰与儒者所言的“务本”相通,因此见模式二第三条诗文,农书在单纯

的技术性指向之外也具有“务本持家”的内涵,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郑文康的诗中:“百年茅屋传家

物,一卷农书教子方”[15]。

最后,在模式三中,农书与“经世”“技术”都没有了关系,在这里农书常与“已与人间万世疏”“漫
拟王符成小隐”“乐与山间草木俱”等强烈表达“归隐”的诗句共同出现。曾雄生曾指出“隐士与农业

的联系最为紧密,这种联系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因而对于中国农学

产生了重大影响”[16],而从笔者检索的诸条目来看,其中确实是将“农书”与“归隐”挂钩的诗文最

多,除了以上所列之外,用“农书”表达这一心情的诗句比比皆是:“指点杯盘无别馔,坐谈筐箧有农

书”[17],“露气萧森生草堂,农书药里两相忘”[18],等等。此外,道家是被认为与中国的“隐士”思想有

着莫大关系的学派,同时,道教理论体系也蕴含着部分农学思想[19],因而在明人诗文中有不少语句

都将农书与“道家”“道书”相联,例如李开先有诗云:“不材真朽木,有味是新蔬。此外读书否,农书

与道书”[20],骆文盛则写道:“农书时自检,道侣日相携”[21]。

综上所述,明人诗文中的农书一般有着“经世”“技术”“归隐”三个层面的指向,其中后两种才是

主流。换言之,明人“一般的农书观”可以概括为:在内容上,强调农书是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工

具;在意象上,则多赋予农书“归隐”的内涵。此时,农书的对象只能是那些实际从事农事活动的士

人,以及在士人指导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民。

二、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余嘉锡在论及中国古典书目作用时强调书目的意义在于:第一,“论其归指,辨其讹谬”;第二,
“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三,“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例,并究其

本末”[22]。由此可见,考察明人的书目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的农书分类与认定情况,甚至可以窥视时

人对于“农学”的认识。据王国强的研究,有明一代书目撰写十分繁荣,尤其以私家目录的修纂为

盛,除去那些偏重于刊刻、戏曲、僧道的专科性书目,明人修撰的公私书目有近170种之多,其中有

150种左右都是私修目录[23]。但是,这些书目大多已不存,现存的大约只有30种。再除去其中后



人伪造的几种书目①,笔者实际可见的明代目录只有21种。
表2 明代尚存公私书目表②

官修书目
《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秘阁书目》《南雍志经籍考》《明太学经籍志》《行人司重刻书目》《经厂书

目》《内板经书纪略》《国史经籍志》。

私修书目
《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李蒲汀家藏书目》《万卷堂书目》《赵定宇书目》《澹生堂藏书目》《笠泽堂书

目》《世善堂藏书目录》《徐氏家藏书目》《脉望馆书目》《得月楼书目》《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首先来看官修书目中的农书观。虽然上表显示尚存的明代官修目录有9种,但是其中有7种

书目皆未设立“农家类”或“农圃类”,如孙能传等人修撰的《内阁藏书目录》,被认为是明代仅次于

《文渊 阁 书 目》的 官 修 目 录,但 是 该 书 分 类 颇 无 头 绪,张 钧 衡 称 其 为 “部 类 参 差、殊 鲜 端

绪”[24]卷末《跋》,p943,是书虽有“子部”,其中却无“农家类”,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书籍收在了“杂
部”中[24]卷8《杂部》,p937。官修书目中仅有《文渊阁书目》和《国史经籍志》设立了“农家类”,通过对这两

种书目农书收录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书对于农书的认识几乎是相同的。请先看《文渊阁书目》的收

录情况:
表3 《文渊阁书目》“农圃类”所收农书表[25]

《齐民要术》一部五册 《治民书》一部五册 《农桑辑要》一部七册

《农桑辑要》一部九册 《农桑辑要》一部五册 《栽桑图》一部一册

《种莳占书》一部一册 《节令要览》一部一册 《四时纂要》一部一册

《岁时种植》一部一册 《种艺杂历》一部一册 《国老谈苑》一部一册

《道僧利论》一部一册 《山居备用》一部二册 《山居四要》一部一册

《农书》一部十册

  以上可见,《文渊阁书目》“农家类”基本只收录了传统的“农桑”书,既没有花、茶谱录,也没有畜

养兽医类的书籍。这种对于农书的认识,在《国史经籍志》中也是如此。后者在史部中设立了“时
令”“食货”等小类,又设立了“酒茗”“食经”“种艺”等三级目录,以此收录花果谱、茶酒谱等书

籍[26]卷3《史类》,pp346-349,而在子部农家类下则仅有《农桑辑要》《栽桑图》等传统的“农桑”方面的书籍著

录[26]卷3《子类》,p425。此外,《国史经籍志》“农家类”后的一段论说,或能代表了官修书目对于农书的认

识,请看:

  圣王播百谷,劝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务地利而已,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而

主势尊。人农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人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流徙,而无二心。天下

无二心即轩辕、几籧之理不过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于寓内。而泄卤瘠空,西北为甚,雨

泽不时,辄倚耜而待槁,淫潦一至,龙蛇鱼鳖且据皋隰而宫之,岂独天运人事,有相刺戾哉! 斯

民呰窳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农官,颛董其役,而田野不辟则有让,播植之宜,蚕缫之节,

如管子、李悝之书多具之,惜不尽传。姑列其见存者于篇[26]卷3《子类》,p425。

上文所引,除却焦竑对于明代农业生产现状的感慨之外,基本表达了一种对于农书的认识,即
农书是专指那些“播百谷”“劝耕稼”,探讨“播植之宜,蚕缫之节”的书籍。因此,笔者认为明代官修

书目的农书观颇为狭隘,它基本继承了北宋《崇文总目》的农书认识,即将农书限定在“农桑衣食”之
上[27]。

与官修书目不同,明人的私修书目大多都保有“农家类”,仅《李蒲汀家藏书目》《赵定宇书目》

①

②

这些书目包括:《菉竹堂书目》《世学楼藏书目录》《玄尚斋书目》《近古堂书目》等等,相关辨伪情况可参考李丹:《明代私家书目

伪书考》,《古籍研究》2007年卷上,第134-144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史经籍志》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书实际当为“史志目录”,只是明代史志目录尚存仅此两种,故不

别而立类,《国史经籍志》乃是源于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国史,故此书虽为焦竑个人撰修,仍视其为“官修书目”,《续文献通考》乃是王圻致

仕后的私人撰著,故入“私修目录”下。



《脉望馆书目》《得月楼书目》四种未专门设有著录农书的小类。这倒不是说这些书目未收录农书,
而是以上四种书目,除却《脉望馆书目》外,均未有严格的分类,如《李蒲汀家藏书目》乃是按照收藏

的位置进行分类,其中亦有收录《齐民要术》《荔枝谱》等书,但是并未将其整合在某一类目中[28]。
即便如此,其实还是可以隐约看出书目作者对于农书的认识,如《赵定宇书目》收录了一种明代丛书

《稗统》的目录,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其一百六十册至一百八十册的目录抄录如下:
表4 《赵定宇书目》所录“《稗统》目录”节略表[29]

册数 内容 册数 内容

一百六十册 物原、世物异名,等等。 一百七十一册 草木花谱。
一百六十一册 天文、占验。 一百七十二册 东篱品汇。
一百六十二册 统历宝、历通要览,等等 一百七十三册 菊谱、荔枝谱、橘谱。
一百六十三册 占卜、避忌。 一百七十四册 神隐、运化玄枢,等等。
一百六十四册 星相家术。 一百七十五册 四时调摄事宜。
一百六十五册 月令。 一百七十六册 事亲述见。
一百六十六册 岁时类、田家五行 一百七十七册 医方类。
一百六十七册 农桑种植。 一百七十八册 医药。
一百六十八册 农桑类、种植类。 一百七十九册 养生论。
一百六十九册 蚕桑、牧养。 一百八十册 修真、服食。
一百七十册 王氏农书。

  以上可见,该目录虽然没有明显指出哪些是农书,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存在一定的分类:

一百六十五册之前基本是与天文相关的内容,一百七十四册之后则转向了医药养生方面的书籍,而
中间的“岁时类”“农桑种植”“草木花谱”则明显的具有农书的倾向。由此窥视,似乎明代私修目录

中的农书观比官修目录要更为广阔,毕竟在官修书目中,“草木花谱”与“牧养”都是别立类著录的。

当然,对私修目录中农书观的判断,还应该考察那些实际设有“农家类”的书目。就笔者所见,存有

“农家类”的八种私家书目仅有《宝文堂书目》与上述官修目录所体现的狭隘农书观相一致。在该书

目“农圃类”中,仅收录11种农书,且不出“农桑”的范围,即《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氏农书》等
等,而花谱、时令等类别的农书均别而著录[30]。除此之外的七种私修书目基本都体现了一种“扩大

的农书观”,如《徐氏家藏书目》“农圃类”收录了136种农书,其中大半都是各种茶谱、花谱、酒谱,甚
至还有《虎苑》《虫天志》等畜养方面的书,以及《食经》《食品纪》等烹饪方面的撰著[31]。同样的情况

还存在于《世善堂藏书目录》《澹生堂藏书目》《万卷堂书目》等等私家书目中,即便是收农书最少的

《笠泽堂书目》,也可从其所录书目中看出这种农书观。
表5 《笠泽堂书目》“农事类”所收农书表[32]

《多能鄙事》 《农桑撮要》 《野菜谱》 《务本直言》
《菜谱》 《山茶花谱桂谱》 《田家五行拾遗》 《牛经》

《齐民要术》 《王氏农书》 《树艺考》 《治圃须知》
《茶经》 《岁时乐事》 《农政全书》 《间间验述》

《山居四要》

  此外,虽然私家书目没有如同《国史经籍志》存有书目作者对于某一类书籍认识的说明,但是

《澹生堂书目》却颇为独特地在“农家类”之下又分了五个小类:“农家之目,为民务、为时序、为杂事、

为树艺、为牧养,计五则。”[33]卷4《子部一》,p630具体考察其中所录农书,“民务”主要著录了《齐民要术》《农
说》《农遗疏》等传统“农桑”范畴的农书,而“时序”则是指《田家五行》等岁时时令书,“杂事”则包括

了《本心蔬食谱》等“食品”方面的书籍,“树艺”则是各种“花草茶木”的谱录,“牧养”下有《虫天志》
《牛经》等“畜养”方面的农书[33]卷4《子部一》,pp648-650。由此可见,这一分类所体现的农书观与上文所引《笠
泽堂书目》《徐氏家藏书目》等等所揭示的“扩大的农书观”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明代官修书目与私修书目的农书观并不完全一致。在官修书目中,



农书被狭隘地限定在了“农桑”的范畴下,而在私修书目中,农书则进一步将花果谱录、畜养食品等

方面的书籍也纳入其中。这种官修书目的“狭隘的农书观”自宋以来便一以贯之,乃至四库馆臣也

持同样的态度:“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明不以末先本也”[34]。而私修目录农书观念的扩

大,则至少从南宋以来便已如此,而公私书目之间的分歧在于那些代表士人兴趣的“花果茶酒”谱录

等是否能进入“农家类”。换言之,在书目中,对于农书的定义成为了官府知识形态与士人知识形态

交锋的舞台。不少学者视明代中国是士人力量勃兴的时期,笔者以为这种勃兴不仅仅体现在对地

方事务的管理与参与上,而且体现在对于知识话语的争夺中,私修书目中的农书观及其普遍流行正

是士人知识形态的一种胜利。

三、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以上两节的观察,基本都是在探讨“一般的农书观”,因为文集或书目的作者基本都没有实际从

事农书的撰写。那么,对于那些“有意识”从事农书撰写的人来说,农书如何定义,它包括哪些内容,
则将在本节中得到揭示。不过,从上文的探讨可以发现,明人对于农书的认识并不一致,这带来的

问题便是,如何能保证本节所探讨的农书便是明人观念里的农书呢? 笔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三种:第
一,有些书籍题名即是《××农书》,例如《沈氏农书》《泽谷农书》,这些书籍自然属于“农书”这一范

畴中;第二,通过本文第一节的检索,笔者发现某些书籍虽然未必叫做“农书”,但是在明人的文集中

却被当作“农书”来认识,例如前揭陈子龙所言的“农书”,乃是指徐光启所撰的《农政全书》,这些书

籍在明人的一般认识中是属于“农书”的;第三,笔者系统整理了本文第二节诸种书目中“农家类”的
书籍,从中挑选出题名涉及“农”字的书籍,如《农圃四书》《农遗杂疏》等等,这类书籍毫无疑问也应

属于“农书”。笔者整理了符合上述三条的农书,并将其中尚存者制成下表:
表6 明代狭义“农书”表

1 《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

2 《农书草稿》现存十六篇,徐光启撰。

3 《沈氏农书》一卷,涟川沈氏撰。

4 《泽谷农书》(又名《农书阅古篇》)六卷,施大经撰。

5 《宝坻劝农书》一卷,袁黄撰。

6 《农圃四书》四卷,黄省曾撰。

7 《国朝重农考》一卷,冯应京撰。笔者注:目前可见之于《农政全书》中。

8 《农遗杂疏》,徐光启撰。笔者注:该书已经佚失,但仍存有胡道静的辑本。

9 《农用政书历占》,撰者未知。

  上表可见,除了最末一种《农用政书历占》外,其它诸种农书皆未有较为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

种农书是关于岁时的,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方面内容亦包含在明人的一般农书观之下。与此类似

的则是《沈氏农书》,该书大体可以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家常日用”四个方面,基本仍

不出传统农家的“耕桑”范畴[35]11-96。但是黄省曾所撰的《农圃四书》则不同,该书虽然题名为后世书

商所加,但其中内容却为《稻品》《蚕经》《种鱼经》《艺菊谱》四篇,既有传统农家所关注的“稻”与
“桑”,也有属于士人兴趣的“鱼”与“菊”[36]。从以上农书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农书作者对于“农书”
的认识似乎基本接近之前所讨论的诸种农书观,即在传统“农桑”的基础上,亦将畜养、花谱等“农
艺”知识纳入农书之中。

不过明代最重要的“农学家”徐光启对于“农书”的认识似乎有所不同。上表一共引了三种徐氏

的著作,其中所谓《农书草稿》乃是后人所称,况且该书除了详载“粪丹”之外,还记录了“论笔”“造强

水”等“工艺”之事,似乎并不能独以“农书”视之[37]。但是,《农遗杂疏》则至少在崇祯年间便已流传

开来,根据胡道静的辑本来看,该书不仅涉及传统农书所包含的“大麦”“蔓菁”等作物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有“肥猪法”“石榴”等属于畜养、果树的知识[38],由此可见,徐氏的农书观似乎更接近于上一



节私修目录中所体现的那种认识。可是《农遗杂疏》毕竟只是个辑本,那么,在颇为完善的《农政全

书》中,徐光启的“农书”认识又是如何呢?

从该书的目录可以看出,徐光启眼里的农书应该可以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

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由此可见,与非专业人士的观察不同,徐氏认为农政、水利、荒政等方

面的内容也可以算作农书。徐氏的观点得到了《农政全书》的作序者张浦和主要编辑者陈子龙的认

同,张氏认为“农家者流”不仅包括“种树、试谷、育蚕、养鱼、耕牛之经、花竹之谱”,而且也包括“上探

井田,下殚荒政”[39]卷首《张溥原序》,pp1-2;陈子龙则直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39]卷首《凡例》,p4。

同时,在徐光启所译的《泰西水法》中,作序者曹于汴也写道:“太史玄扈徐公,轸念民隐,于凡农事之

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40]。此外,《农政全书》卷三所

引用的《国朝重农考》亦谈论的是“田制”“水利”等农政方面的内容[39]卷3《国朝重农考》,pp57-74。因此,徐光

启的农书观乃是一种“更为扩大的农书观”,它不仅包括了农家基本的“农桑”,也包括了士人所关注

的“农艺”,更将政府所重视的“农政”纳入其中。

而且,徐氏的这种认识并不是特例,在袁黄的《宝坻劝农书》中,除了大篇幅的叙述了“天时”“地
利”“播种”“耕治”“粪壤”“占验”等传统属于“农桑”的内容之外,也专门有两篇涉及“农政”方面的内

容:“田制”与“灌溉”[41]。此外,施大经的《农书阅古篇》乃是明代少见题名直接呼作“农书”的古籍,

其中的内容却基本是“农政”,例如该书卷一所列若干条目:“古授田法”“古重农政”“中世防饥”“中
制什一”[42],可见该书的主体完全是介绍“上古”的农政,而该书卷五乃是介绍明代的情况,其中内

容大体包括“蠲恤灾伤”“疏决壅滞”“田赋记”等等,这也完全属于“农政”范畴。由此可见,徐光启那

种将农政纳入农书之中的认识还是存在于不少实际撰写农书的士人身上。

综上所述,本节讨论了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农书,笔者从中发现这些农书中的部分内容固然颇为

符合前揭明人对于农书的认识,但也出现了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农书观”的看法。

这种笔者称之为“更为扩大的农书观”乃是将农政亦纳入到农书应有的范畴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

两个方面便是“农田水利”与“救荒赈灾”,而这两者对于“农”的重要性几乎是明人的共识,如徐贞明

在《潞水客谈》中写道:“盖劝农而兴水利,牧养斯民之首务也。”[43]而王磐在《野菜谱》序中述说了自

己撰写此书的原因:“正德间,江淮迭经水旱,饥民枕藉道路,率皆采摘野菜以充食,赖之活者甚众,

但其间形类相似,美恶不同,误食之,或至伤生,此《野菜谱》所不可无也。”[44]因此,具体到农书之

中,明人的农书观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四、结论:明代农书观及其特点

总结本文,笔者认为明人的农书观颇为多元。当他们在生活中随意使用农书这一概念时,其所

认可的内容也只包括稼圃、岁时等,农书在这时仅仅指的是“农事书”;当明人开始整理农书并将其

分类之时,他们对于农书的认识则略有扩大,不仅“农事书”可称之为农书,那些记载了花茶圃艺、畜
养食品的书籍也可算作农书,换言之,“农艺书”也是农书的一种;但是,在那些真正从事农书撰写的

人眼中,这一概念又被进一步扩大,不仅“农事”与“农艺”,而且包括了“水利”与“荒政”在内的“农政

书”也被认可为是农书。因此,明人会随着对农书利用、研读、撰写的深入发展出不同的农书观。此

外,通过上文的讨论,“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所面对的读者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员,笔者认

为这种读者对象的分野实际反映了明代农书的三个特点:

第一,“农事书”的特点是“日用技术性”。正如第一节中常提到的月令类农书,这类书籍在指导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极为关键。例如戴羲所撰的《养余月令》,该书每月条下分为“测候、经作、

艺种、烹制、调摄、栽博、药饵、收采、畜牧、避忌”九个条目,可见大部分均为农事[45],再如《沈氏农

书》,其“逐月事宜”之下对于农事的技术性指导甚至到了“秧界绳”“窖花草”“打油菜”等细节层



面[35]11-24。因此,明后期通书型农书如《多能鄙事》《致富全书》《便民图纂》等等,皆以其“日用技术

性”而流传于世。

第二,“农艺书”的特点是“士人休闲性”。“农艺书”其实即是“花茶谱录”,这些书籍虽然有一些

关于栽种技术的记载,但士人记载这些知识并不是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为了“玩赏”与“休闲”。如

《汝南圃史》的作者周文华认为种花草的可以“怡神养志以销焉”[46],而王象晋撰《二如亭群芳谱》的
目的也是为了“与同志者……相与怡情,相与育物,相与阜财而厚民生”[47]。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

些谱录完全是“文人小品”,甚至不将其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农书。

第三,“农政书”的特点是“事功教化性”。与“农事书”与“农艺书”书不同,官吏们颇为看重的

“农政书”在强调农学知识之外,还试图通过农书改变一个地方的风俗,除了上文所列《宝坻劝农书》

之外,明代地方官员其实普遍将刊刻农书作为教化地方百姓的一种工具。如温纯巡抚浙江时刊刻

了自撰的《齐民要书》,其中内容为“故遵圣谕,衍通俗歌,附诸贤关风化诗文,并世传八行图,家礼节

要,庶几易晓,而以劝农桑终焉”[48]。又如陈述在四川任官时刊刻了《农桑风化录》,据载“初,蜀地

之民,不知力本,述凡巡历,劝课农桑,教之树艺,自是民用饶裕,复著为书,名《农桑风化录》,刻
之”[49]。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了明人的三种农书观,并由此归纳了明代农书的三大特点,那么,我们如何

参考现代农书目录的分类去认识当时的农书呢? 笔者愿作如下概括:明代的农书,就是指明代的

“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大体可以分为农事书四类:时令占候、农具耕作、大田作物、蚕桑;农
艺书五类:园艺作物、竹木茶、畜牧兽医、水产、食品加工;农政书三类:田赋田制、农田水利、救荒赈

灾。此外书中内容囊括以上分类中两项以上的可另辟一“综合性”收录,如此分为十三类。当然,以
上这一定义与分类只是为了研究而“假名”的,笔者始终强调“多元性”或“复杂性”才是历史的真实

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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